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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晓
请大家合掌，咱们一起来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引子

大家好。

我本来是准备在明天上午给大伙儿说点儿东西的，但临时把明天的活动调整了，今天下午把结业典礼就给做了，我没咋讲成，只说了几句，正因为只有几句，没有前后的引送，所以会引起歧义的。其实呢，我也是有很多东西想给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课，我就不讲“因明”了，而且大家后天要出去参学，现在肯定心已经飞到外边儿了。这两周一直在进行弘法培训，所以我今天晚上不讲“因明”，就说说弘法的事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的所谓弘法经验。

我的河南方言比较重，离开家乡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一直是乡音不改。好在咱们已经打过这许久的交道了，应该能够听懂，要是真明天上午在讲堂讲的话，还真有可能一部分人听不明白。

另外，我的语速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我前次说了二十多分钟话，善能法师给记录下来，竟然有七千多字，这是相当快的。我会尽量提醒自己说慢些，不过因为习性的关系，说着说着就快起来了，大家在觉察到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一下。
我走过的路

我准备说两个东西，第一，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多年来我走过的路。虽然我现在还不是高僧大德，但我的目标是高僧大德，我是要成佛做祖的，我走过的路，曲曲直直的，所见所闻，但愿能对大家有所借鉴。当然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谁也不要想把别人的法子拿过来就直接用，没有这回事儿。这个人讲得再好，你照搬过来，也不是那个味儿。九几年的时候，净空法师在新加坡办了几期讲经培训，当时九华山去了好几位，他们从新加坡回来以后，发现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简直成了净空法师的翻版，说话的语速、腔调等都一样了。净空法师有那个年龄、资历，人家那样说话觉得是个人风格，挺自然的，这些年轻的小法师们没有老法师的年龄和资历，就觉得是在拿腔拿调。不过，啥东西就是个习惯问题，哪怕是拿腔拿调，听多了也就算了。

我先说说我的一些情况。我是1990年出家的，在河南宜阳灵山寺，传说是因为周灵王埋在我们那儿，所以叫灵山寺的。我们那个寺院，在豫西地区，除了释源祖庭白马寺，应该算是第二大庙了，送子观音相当的灵验，影响方圆数百里，当然了，这只能算民俗。我师公赫赫有名，就是文革时为了保护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地宫而举火自焚的良卿老和尚，当时红卫兵冲击法门寺，老和尚往地上一坐：你们要敢闯我就把自己给点了。年轻人不信老和尚真敢点，还是往里头闯，老和尚真把自己给点着了，红卫兵一下子吓跑了，法门寺宝塔就这么保住了。现在陕西法门寺、我们灵山寺都有老和尚的塔。我师父在解放前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当时是既打土匪、又打日本鬼子。我师父曾经给我说过，说有一次被日本鬼子追得没地方跑，他就挤到三尊大佛背光那儿，我看了看大佛背光那儿，那么小的地儿，一个大活人是咋挤进去的？我师父又是个大个子。师父说自己也不知道咋挤进去的，反正当时就挤进去了。

因为是保卫家乡，所以我师父他们还打过共产党，所以一解放后，老和尚就直接进了大牢，在监狱里呆了十六年，现在想来，按刚解放时候的情况，老和尚应该被枪毙才是，不知道为啥当时没有枪毙他。到文革后老和尚重回灵山寺，当时灵山寺在文管所手里，为了要灵山寺，我师父可真费了劲儿，直到1992年政府才明确把寺庙归还佛教。1997年我师父到白马寺去当主持了，可惜命不好，他到那儿把白马寺由48亩地扩成了148亩，就干了这一件事儿，不久就病了，一下在医院呆了六年去世了。

我出家不是我师父给剃度的，是我大师兄给剃度的。说实在的，我最先对佛教其实没有啥感觉，我们老家那儿敬的是白师奶奶，那是白莲教信仰。最开始知道佛教是电影《少林寺》，说是中国第一部武打片，其实不是，比它早的还有《神秘的大佛》，是刘晓庆演的，反面人物好像是葛优的老爹葛存壮演的。《少林寺》之后有了一系列的跟风电影，《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之类的，但这些都没有入我的心，真正对佛教入心的是一个坏事。当时河南省妇联办了本杂志叫《妇女生活》，现在是不是还在办我不知道，那年登了一篇文章，说灵山寺的和尚和当地村民发生了纠纷，民间有说法，“菩萨照远不照近”，一般情况下和尚和当地村民关系和谐的好像不太多，这是因为涉及到了利益。发生了纠纷警察就去调解，按通常的习惯，有警察来了，都会往前挤着说自己如何对，对方如何不对，但有一个和尚见了警察有些往后退，警察的职业习惯，就问老师父这个和尚的情况，老师父告诉说这是从白马寺过来住的，白马寺和灵山寺关系本来就很密切，清末民初一直到民国时代，白马寺一遭难，那时候战乱多，大城市也就遭殃多，都是灵山寺给送吃的、送用的。警察凭着职业敏感性就查一下这个和尚，结果一查是个杀人犯。好事儿没在我心里有啥影响，倒是坏事儿我留心了。

那次我骑车子路过灵山脚下，路边儿有个和尚好像是在等车，现在知道他是我大师兄，当时又不认识他。他一看见我，就招呼我，说：小伙子你一定要出家，你就是这命，现在就跟我上山。他直接带我去找老和尚了，老和尚还把他骂了一顿，因为老和尚认识我姑父，我姑父在县委工作，老和尚为了要灵山寺经常在县委、县政府大院出入，基本上好多人都认识。我在灵山本是先呆一段时间，我大师兄就给我剃度了，师父后来也默认了。

1992年我到九华山读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我是第二期。当时给我送通知的就是现在灵隐寺的仁空法师，当时他还没有出家。我们读的这个班呢，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就是我，当年是二十岁，另外一个上海的同学，我已经忘了名字，我俩是同岁。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现在几乎都没有再联系过了。

当时白马寺的知客海凡法师也来读这个班，海凡法师跟我师父两个人关系很好，我刚出家的时候，有些不明白的事，就写信给海凡法师——海凡法师体态比较胖大，他到我们灵山寺去，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修为的高僧，为啥会有这感觉，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有这感觉，所以我写信问他，还诉说我遇到的问题、以及苦恼——可惜的是，海凡法师从来不回我的信。现在在九华山成了同学了，他对我很好的，非要带我爬山——我当时很懒的，我说，明明有公共汽车，为啥非要爬山上去呢？但他就那么非要我爬山上去。到进修班结业的时候，海凡法师要我留在九华山，他回去做我师父的工作，让我师父同意我留在九华山，因为当时师父是让我还要回灵山的。海凡法师回去不久，检查出来是癌症，就病故了，前年我还到桐柏山去找过老法师的坟，去拜一下。

我在九华山呆了十年，十年里我啥都干过，所有的执事做了一个遍，当家、知客、维那等等，库房我也管过，典座我也做过。在佛学院，我做过教务长，在杂志社我当过主编……因为年轻，所以我混不吝，没有不敢说的话——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初发心菩萨，学佛人最难的就是三天的热情。常说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两年，佛在大殿，出家三年，佛就到西天去了，要是出家四、五年，根本就忘了还有佛这回事儿了。好在我保持初发心的时间还算是比较长的，有七、八年之久，所以我那多年一直是比较有激情。可惜的是，我这个人比较书呆子气，太相信书本上说的了，所以我自认为是牛虻，要刺激已经两千多岁了的佛教这匹老马，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我发现佛教人士所做的事儿，基本上都不合佛教典籍中的要求，典籍中要求参禅、学教、农禅并重，可现实中的和尚们呢，老是开光、开光、开会、开会，到世界各地去化缘、表演等等之类的，我疾恶如仇，嘴上不留一点儿情面，成了个愤青样的出家人。我曾经使得果卓法师不敢给我说话，因为不久所说的话被登在杂志上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搞得我自己相当的狼狈，过的可真是狼狈不堪的日子。但我依然如故。只要是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同道的，按我们河南话来说就是：只要有这块臭肉，总能招到苍蝇的。也有人给我喝彩，那年有人好事在网上做了一个“最受欢迎的法师”的评选，结果我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法师——上网者多是年轻人啊。当时我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我比现在名名儿的法师早，而且他们是方丈、会长之类，比我有资源，有些是地理关系，处在天子脚下，而我一直处边地。“杀君马者道旁儿”，在喝彩声中，随着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病重、去世，我就只能离开九华山了，而且我前脚走，马上屁股后头一连串的谣言就起来了，什么经济问题、什么作风问题等等，当时网上也有流传。好在我心里还算淡定——不是因为我修养好，主要是我脸皮厚。一段时间后，因为我还是我，所以流言也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太书呆子了，分不清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把二者搞混淆了。

2001年仁德大和尚去世后，我到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呆了几个月，给讲了一门《百法明门论》的课，讲完课后我到上海去走走，在玉佛寺图书馆见了慧静法师，聊天么，也没个固定话题，也不知道是咋着哩忽然说到了光泉法师，我说，“哟，已经有十多年没再见过他了”，慧静法师就顺手拨了个电话给光泉法师，光泉法师邀我到杭州来看看，这一看我就留在了杭州佛学院，到今年已经十三年了，按年头算的话，过了十四个年了。

我的所学呢，先是唯识，在学唯识的时候，看玄奘法师的资料，以及稍晚一点儿的义净法师的资料，都说古印度那烂陀寺的学佛次第，先是因明，再是对法，然后戒律、般若，最后才是分宗，有这五个步骤，于是我就回头学习因明。没料到，如此的耗人心血，我钻到因明里已经二十年了，在这里确实是安下了营寨，把我自己学成了这一方面的权威，以因明为下手处，也搞出了点儿自己的所谓把式。我的经验就是：没有二法，专心里下死工夫。
我的所谓弘法经验

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所谓经验。

二十多年来，一有机会我也到各地去弘法，当然了，我不像济群法师、圣凯法师、宗性法师、智海法师等那样的潇洒，他们是方丈、导师，这都是精神领袖，用不着干具体工作，只管坐下来陪客人喝茶聊天就行了，这也算是方便弘法吧～～而我是多年来一直做具体的跑腿工作，所以日常事务比较杂，也就正儿巴经地拿起架子弘法不像他们那么多，方便弘法就更少了。虽然有限，但我也愿意把我的一点儿经验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信心。

做为一个弘法师——广义的弘法，范围很广，做与法相关的事业，统统都算，但狭义的弘法，就是讲法。

现在在讲法的时候，我只要往台上一站，我立刻就觉得我是天下第一，信心是满满的。有了信心你才能挥洒自如。信心从哪儿来？信心就来源于读书，就来源于你对历史的把握、对义理的把握。佛教的重要经论我都翻过了，而且我的专业读得是极其的仔细，我能够在读过之后，用我自己的话，把这书再写一遍，所以比如因明专业内的书，像《集量论》、《释量论》等，我一本书就要读好几年，一句句都能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

有人说读书不是修行，那只是理论，这说法根本不对，这是对修行的误解，修行是啥？一切唯心造，改变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修行。当自己专心读典籍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思维佛理的过程，一句句地顺着经典在思维，而经典本身就是佛菩萨等圣者从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这才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了你就没有乱七八糟的散乱心，咋不是修行呢？有人说读不懂经典，根本不会的，经典只有理解得深与浅的问题而没有懂不懂的问题，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你一定会动脑子，这就够了，多少总有自己的想法，哪怕不成熟，一遍一遍地读，重复读，每一遍都会多多少少有点儿自己的想法，积多了，量变就达到质变了。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破解佛菩萨的密码，密码破解了我们就能达到佛菩萨的境地。我们为啥与佛菩萨不能沟通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密码是啥，其实千经万论都是佛菩萨给我们的密码，我们现在破解不了，所以我们达不到佛菩萨的境地。咋办？没法，先大量地搜集密码，看多了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而后才能破译。这中间所含的步骤有三，现在你是没有的，那就开始着手搜集密码吧，也就是读经典，多读，二是把书读懂一本放下一本，一直到放完，这就又没有了，第三是自己写、讲。这时候，其实佛教的义理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内心里了，我的所讲看起来好像是我自己的话，其实就是佛理。比如说现在，我出去给讲法的时候，我通常不讲唯识、三论、天台、华严等，那会吓倒人的，我多是讲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佛教框架——佛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真实性佛法，一个是现象性佛法，真实性佛法又分根本法和方便法，根本法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面旗帜、四项基本原则等，对应的就是成佛度众生，缘起、因果，三法印，四圣谛之类的。而方便法，就是六度四摄。这些是真实性佛教。哪些是现象性佛法呢，就是所谓的民俗，以及佛教社会学、佛教经济学等等这些。当自己的思想没有系统的时候，是没有力度的，因为形不成合力。只有成系统了，也就是组织起来了，它就可以摧枯拉朽，涤荡一切，组织的力量就这么大。

关于佛教历史，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是动不动就多少多少大劫，而中国人的观念是年，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到印度，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啥时间观念，约定上午九点见面，他们能到下午四点才来，还有一次竟然是第二天才来。他们说时间有那么的多，这几个钟头能算个啥呢？所以，他们可以说从释迦牟尼佛时候，一直在慢溜溜地在走着缓缓的下坡路。而我们不能按照印度人的观念来，要按他们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们的前路根本是死路一条啊，那我们学佛还学个什么劲儿呢？我的佛教传播史观就是：我们走的路其实是不规则的上坡台阶，从度众的人群数量规模上来说就是这样的，其间间或的三武一宗，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实相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二千多年传播时间来说，都是故障性刹车而已，稍微停这一下，随即还照样前进。中国人说隋唐时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其实咱们现在感受到的，根本是明清时代的气息，早晚功课，明清的；授戒程序，明清的；建筑，明清的……都是啊！明清比唐代更亲切才是，要是再统计一下人数的话，隋唐和明清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这样想想，咋能不觉得光明一片呢？信心就来了。可咱们现在听的都是什么人心不古呀啥的，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

还说讲法。有人说开始讲法的时候很紧张，这根本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解决的不二法门就是多练，练多了自然就没事了。最开始上台我也紧张，现在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也就不紧张了，我在大剧场讲的时候，差不多有上万人，但也很随意，这是因为我已经过去了紧张的阶段，你们有些人可能还在这阶段没有走出来。至于像前几天有老师讲的什么深呼吸、喝口水压压惊什么的，其实是小伎俩，可能有点儿作用，但并不重要。
第二是氛围的制造。

氛围这玩意儿极其重要，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

现在西藏的密宗比较流行，为什么？咱们不说他的理论方面，只说外相上的——他们每次作一个法的时候，都要建立一个坛场，这个坛场相当地复杂，为了这个法会，布置坛场就得好几天，将近一个月，还得是专门的人来绘制，比如说密宗的沙制坛场。大家看没看过？你一般人根本画不来的，很多喇嘛也不会，当然得专门的喇嘛。实际上也有些人会画，但绝对不让你画，一定得是专门的喇嘛来画。昨天华梵法师给我说让莫玮老师带艺术班同学去做一下佛事，我说绝对不行，把普铭留下来带。虽然说都是把人带过去就行了，其实谁都能完成得了，也根本不会有啥意外的，但该是出家人的事，就一定得出家人来做。说实在的，藏民的文明程度，从普遍性上来说，不高，不能拿顶尖的比，只从普遍性上来说，确实不高。有些宗派的坛场，不但是很复杂，而且是很诡异的。这个氛围，让你有一个神圣感，或者说是庄严感，当然了，其实也就是一个神秘感（探究神秘的事物本就是动物的天性），所以越是神秘越能吸引人。这就是烘托氛围。藏地现在有场利美运动，从19世纪后半叶到现在，确实很难评价，比如说藏传法会中要供红茶，但一次出了点小纰漏，疏忽了红茶，当时宗萨仁波切竟然说，那就用可乐代替好了。宗萨仁波切这样做，当时人们说他灵活，但说实在的，他这做法对这次法会来说，是有损害的，从长远来看，损害应该很大。

咱们汉地佛教，每作一个法会，都有一整套的仪规，这也是氛围制造。这有神奇的力量。大家基本上都是受过戒的，你们现在条件比较好，我们那时候求戒，是在白马寺的院子里搭帐篷住的，不像现在，去年咱们灵隐寺传戒还专门给装修了一下房子。白马寺当时只有四十八亩地，我师父给往外扩了一百亩，到现在扩得就更多了，有一千多亩，不过后边儿都还闲着在种粮食，去年不是网上还有印乐法师带大家收割豆子的照片。我们那一年求戒的时候，菩萨戒就是在院子里，我们是一千多人，大家嗡嗡嗡那个吵法呀～～真是吵死人，再加上白马寺游人多，可要命得很，边上手喇叭在喊：大家静下来、静下来，可就是不管用。但当该法会开始的时候，佛号一起，讃子一起，马上吵声就没有了。仪规的作用就这么明显。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没道理可讲，事实就是这样。

我给大家再说一个我自己的所谓公案。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九华山佛学院，有一回我到宁夏去，贺兰山里头，我本是从那儿路过的，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人，他儿子精神分裂病，看了好多医院也没有治好，实在没有办法了。当时他们一见到我，非要让我给看看，奇怪了，我又不是医生，村庄里的人说，你是神仙呀，神仙咋不会看病呢？缠得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给治一下，方法是这样的：在村外山坡上挖一个坑，长短约着病人的身材高低，深浅有一米左右，用木棍给坑中间平着钉上一排，让他老爹自己把儿子给捆起来，因为他乱踢跳，捆起来才能使他的踢跳幅度小到一定范围之内，这样才可控制住他。我让他们找一百双鞋，我要求不能多不能少，必须得是一百双，而且还得是穿过脚的臭鞋才行，新的不能要。还要求一定得是布鞋，什么皮鞋、塑料鞋、泡沫鞋都不行，绝对不行，我没有告诉他们为啥皮鞋、塑料鞋、泡沫鞋等不行，其实是那鞋会熏死人的。他们为了找齐这一百双烂鞋就费了不少的劲儿。然后我让他们家人把病人绑在那一排木钉上，下边儿把一百双烂鞋烧着熏，上边儿用棉被给盖严。布鞋烧着是不会起火焰的，只会浓烟滚滚，刚开始的时候，病人还在里头踢腾，但后来慢慢不动了，这就是熏昏迷了，快熏死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儿，我一直在边儿上照看着，我还呜哩哇啦地鬼念着什么，因为我不会念别的，我就念咒语，其实是让他们不知道你念的是啥就行了。一会儿稍微撩一下被子看看，怕把他给熏死，那不就麻烦了。这个火候是很难掌握的，需要把他熏到濒死才行，在濒死的时候马上把病人从坑里拉出来。这样他就呴过气儿来了。

这其实是我们那儿的民间巫术，原理我不告诉他们，只管做，给做得可神秘了，一百双鞋，这一百就很神秘，我念的也很神秘，边上还给布置些吊挂儿。神秘的氛围烘托起来，而且是他们把死马当活马医，求着我给治的。后来还真的好了，半年左右写信给我说一直没再犯过了，而后还结婚了，还到九华山去看过我。我离开九华山后，没再给他们联系过了。这样的事，二十多年来我直接做的只有这一次，间接的倒还有几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在咱们中天竺给指点的，也都给治好了。

氛围呢，有一个疲劳度的问题，这是因为凡夫的关系，我们第一次做管用，次数多了不管用了，也就是灵敏度下降了。那么，重新再编一套仪规也就是了，我们看佛教典籍中，有多少各不相同的忏法仪规等，为啥有那么多？就是换着来刺激你。
这个我要强调：仪式本身就是“道”！当你一心来做这仪式的时候，这就是修行。关于这一点，日本人确实发挥得很好，有茶道、有花道……“道”根本就不在仪式之外！

第三，法无定法。

我们弘法，到底该咋说呢？该说什么呢？这是没有一定的，各施各法、各马各扎，各庙有各的菩萨，各逞手段就是了。

我到一个相对来说陌生的地方，我可以讲经，这是因为我是外来的和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我要是当地的师父，那么，通常来说，我就不能给讲经了，我需要的是关照当地信众的日常生活，关照他们现实中的喜怒哀乐。这一点儿我们通常做的不够。所以，经常是打老远有人找过来要见我一面，可我周围的人认为我真的好像没啥特殊的，不但没什么，反而是坏坏的一个人。人们就说，“菩萨照远不照近”，真的吗？实际上根本不是，佛菩萨的无量光明是没有远近分别的，而且咱们知道，所谓远近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先后而已。比如说现在的科学家们以为，我们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最远距离是一百五十亿光年，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了一百五十亿光年远处的情况，是吗？其实是观察到了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世界的样子而已：我们看东西是因为光线到了我这儿，刺激了我的视觉神经，引起了我的大脑反应，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光到现在才到我这儿，才引起我的大脑起了反应，但同时我还看到七、八分钟之前的太阳的情况，还看到前一瞬间的桌子的情况……

这说到别处去了，咱们还回头说说法情况。

前几天圣凯法师介绍了他的情况，他在界诠法师座下出家，但不住在山上，每年回到那儿一两回，这样呢，他讲法，他带大家拜忏呀什么的，大家就会觉得很好。这也是弘法呀，弘法本就不是单纯的讲课。

那一年在成都开会，晚上在剧场有演出，中间是成都当地的几位大和尚轮流上去给讲点儿佛法开示，某位大和尚不会讲的，他上去就是带大家念经，也很好。某位大和尚，是给大家演示的坐禅，大家也觉得好得很，很新鲜呀～～

有一位小师父，唱功很好，那年不是还来参加讲经交流比赛，在台上就唱了一段儿。他现在蛮不错的，《佛教文化》杂志上介绍他，他出了佛教唱片，在欧洲开宗教演唱会。这也是法子。

甚至，像延参法师，凭卖萌竟然也能弘法。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真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方式也能用——当然了，我们觉得延参法师要是把握住界线，不上娱乐节目，只上新闻等节目，那就更好了——延参法师毕竟也给大家结了佛缘，让大家知道了佛教，以此为引子，说不定就有再进一步的。这应该算是结缘式弘法。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呢？所以也无可厚非。当然了，这个手段是有偶然性的，你不能刻意，那会让人产生视觉疲劳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刻意逃避现代技术，所以，像博客、微博、微信等，我们都可以拥有，只要不被它们绑架就是了。也就是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当然也包括与人，和出家人、居士都得保持适当的距离。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词，叫“结缘式弘法”，关于这个我再多说几句——

前几天有法师说弘法效果不好，几乎是在做无用功，这我有不同的看法。要知道，其实每个人所能够真正度得了的众生，都是有限的，释迦牟尼佛的得度弟子也不过二千多人，第一次说法度了阿若憍陈如，最后一次说法度了须跋陀罗。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地藏菩萨，他也是啊，把一个人从地狱里救出来，一会儿发现他又掉下去，再把他救出来，他又掉下去了。《地藏经》上就说，“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是大菩萨於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而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结恶习重，旋出旋入，劳斯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看，地藏菩萨把你救出来，你“旋又再入”，这岂不是也是法师们说的无效弘法呢？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不做从地狱里救人的事儿了呢？不，继续做、努力做。

有一个小笑话，一个小孩在海边儿发现海水把不少小鱼给冲到沙滩上了，他就捡起一条条被冲上沙滩的小鱼往海里扔，有人笑他，你这样能救几条小鱼呢？沙滩上有这么多的鱼，对于你救的，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谁在乎呢？小孩边扔边说，这条小鱼在乎，这条小鱼也在乎。

也就是说，我们在救出众生的当下、与众生结缘的当下，实际上是有用的，佛教说“功不唐捐”，因果丝毫不爽。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功利，不要非要求立刻见效。李海涛那年在九华山作了一次讲座，在那一次讲座中，他把所有人都得罪了，说他们几乎没有对的，对我的震动极其的大，可惜现在时间久了，我实在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哪段话打动了我，李海涛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这次讲座影响了我。就是刚说的“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我们要有机会就说下去，“一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总有一天会结出成功的花果。对于结缘式弘法，我们要多说好话，别泼冷水，效果不明显，或者说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已经够令人沮丧了，何必再在伤口上撒盐呢？
第四，要注意内外有别。

说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我们要把佛教徒分类，一类是对佛教有感觉的，这可以是出家师父、也可以是在家信徒，还可以是一些真诚的佛教爱护者。一类是仅仅知道佛教而已的，这也可以是出家师父、也可以是在家信徒，甚或是连一张皈依证也没有的民众。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要说话了，我都会给大家说：下边儿我说的话，“只在当下有用，离之则不可得”，过去我就不承认了。你有录音、录像，没关系，白纸黑字放面前我也不承认，这又不是上法庭，证据链只要齐全你就抵赖不了，我根本不承认当时的话放这儿合适。

对于有佛教感觉者，我会坦诚说法，实话相告，讲佛法义理，甚至批评性言语也没有关系，指出对方的错误所在。但对那些只是知道佛教而已，或者仅只是拿了皈依证而已的人，更多的是给说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要给他正能量，让他在现实世界里充满阳光。也就是说，可以说一些完全正确但毫无用处的话语。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更多是家庭关系问题，比如说婆媳关系处不好，或者是办公室政治问题等等。说实在的，对于问这些问题的人，他们就是仅仅是知道佛教而已，别看有时候他们就像多年的老居士似的。对这些人，我们更多的是倾听就够了。而有些时候，谈谈茶道，谈谈古琴，显得挺高雅的也就是了。

还有一些是调侃者——佛教有一个姿态量，是不是调侃者根据姿态就知道了。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正襟危坐去对待，以游戏的心态就是了。比如说我们乘火车的时候之类，总会有人好奇，问一些为什么出家之类的，对这个我很有经验了，我就认认真真地逗他玩儿——我编一个很凄惨的故事，我多么多么不幸，所以出家了。有时候我心情好，我就编一个高尚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编过好多了。我还是有些编故事的能耐的，以前我是作家，在安徽的时候，我是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我能够在瞬间编出一个把我自己也给感动的故事，把我自己也给感动了，何能感动不了听者呢？我曾经在网上见过一个把我编的故事当成真的的记录，楼盖得挺高的，好玩儿极了。

有些人来问问题，我觉得他是有佛教感觉者，我就正面回答，而有些人我觉得他不是，我是不会随着他的问题而转的，跟着他转的话就陷入死胡同了，傻子的问题专家也回答不了的。对付傻子的问题我的经验就是：有两个法子，一个是瞬间转动脑子，找出他问题的症结在哪儿，我指出他问题不合理之处就是了，一般来说这样是能够把对方说卡壳、能够让对方大脑短路，这样，对方的问题就失灵了。当然，让对方短路并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不让他乱问，学佛，开始的时候本就是“准学不准问”，乱问就表明了你的见思烦恼太炽盛，不是好事儿。第二个法子就是，不正面回答，说些虚头巴脑、似是而非的话，好像回答了又实际没回答，让对方随着我的思维转，把他说晕。当时他晕了、没话说了，过后他才明白过来，哦，刚晓实际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可是，咱们知道，问题是有时效性的，过了这个阶段，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何需要答案呢？

罗胖子在节目里说过一个事儿：当年巴黎到处是马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人们都是坐马车的，马粪成了困扰巴黎的一个大问题，人们想了好多法子也解决不了。但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了汽车，人们都不坐马车了，马的数量越来越少，马粪问题自然就没有了。现在的雾霾呀什么的，其实根本就是现在工业化未完成时候的副产品，谁都不可避免，有人说我们吸取欧美的经验教训，把这避开不行吗？没门，同一条路，这儿对他们是弯儿，对我们同样也是弯儿，我们看见过他们的教训，可以用尽可能快的速度走过这一段路，也就是说，时间可以短一些，但想不走是没门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了，这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当然了，我已经出家二十多年了，我现在对早先十来年的所为有所反思，因为刚出家时的莽撞，仅凭盲目的热情、所谓的豪情雄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幅痛心疾首、好为人师的样子，如此的指手画脚，有谁能够容忍？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从根子里说，实际上是因为我内心里的自卑，现在人有给叫成失败主义的。相较起来，现在虽然有些好转，但毕竟它已经成了我骨子里的性格，所以还经常要时不时偶尔露峥嵘——把自己隐藏在张扬放肆里，藉此对自己撒一个弥天大谎，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失败情结……

时间飞快，隔壁已经出来了，那咱们也结束，我稍微说几句就算了：前几天法师说以前是师父带徒弟，真能带出人来，效果比佛学院好。其实呢，我对这个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宗法制本就是那样的，徒弟拜了某个师父，这就和他的孩子一样了。现在比以前进步多了。还有，以前人多不识字，在宗法制社会，除了你师父，别人才懒得管你。现在人知识相对来说普及了些，虽然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而且对于现在人来说，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管你是谁的徒弟，我都教，这样带人，单从数量上来说，比以前一个师父带着有限的几个人，是不是更好？至于说以前人真的带出人来了，标准是啥？而且，没有统计数据，只是感觉而已，说明不了问题的。

最后，大家合掌，咱们念个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于4月5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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